
□ 韩青

规矩是生命的防线
人 生

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做人的规矩》
中曾写道：“人有人的样子，也便是有规
矩了，这是人生最高的艺术。”事实上就
是这样。一个人要是没有约束和监督，
他的动物性随时随地都会迸发出来，进
而伤及他人、他物。所以，孟子说：“没有
规矩，无以成方圆。”其实，这样说还不够
深刻，应该说：没有规矩，就难以成人。
而所谓规矩，就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原则、
底线，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原本井然有序
的生活就会被打乱，原本能实现的理想
就会被搁浅，不一而足。

因此，每个人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懂
规矩，并且要在它管辖的范围内做事、做
人。这就像火车一样，必须在自己的轨
道上行进，才能拥有自己正常的生活和
目标，一旦脱离了自己的轨道，结果就不
言而喻。现在流行一种说法——生活要
有诗和远方，而一个不懂规矩的人，在抵
达诗和远方之前就出事了，甚至永远跟
未来美好的一切诀别了。显然，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守规矩就是对自己的保护、

尊重和升华。
《三国志》中记载：一次，曹操带兵出

征，路过一片麦田时，下令任何人不得踩
踏，违者斩，可自己的马却受惊踏入其
中，于是他说：“我自己下的命令，自己却
带头去破坏它，又怎能让三军执行呢？”
说罢，拔出宝剑，割下了自己的头发。古
人割须割发都是一种刑罚，而他自刑，全
军震动，也使军队纪律更严明。如果他
带头不守规矩，那么他就不可能打下自
己的江山，也不可能成为历史上一个响
当当的人物。

说实话，好规矩的确能成就人，而将
它化作具体行动的人，品格得过硬。《资
治通鉴》中记载的西汉大臣张安世就是
这样的人。当年，他曾向朝廷举荐过一
个人，此人前来道谢，他非常生气，认为

“举贤达能，岂有私谢耶”！从此与此人
绝交。他作为功臣，虽食邑万户，却仍穿
夫人亲自纺织的布衣，由此也就不难理
解他“不望私谢”之举了。可见，他做自
己该做的事，完全做到了超然物外，甚至
连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要。这就是他的好
规矩，而他在落实它的过程中，显然有过
硬的品格贯串始终，否则，再好的规矩也
会成为一朵谎花。而如此过硬的品格，

往往都源于一颗“优等的心”，毕淑敏说，
这样的心，“不必华丽，但必须坚固”。

《经世奇谋》中记载的窦仪就有一颗
这样的心。当年，赵匡胤攻下滁州，周世
宗派翰林学士窦仪去登记滁州府库的货
物。赵匡胤派了自己的亲信官吏来取库
藏的绢。窦仪说：“您当初刚攻下城的时
候，即便把库房里的东西拿空也没有关
系，如今既然已经登记为官物，没有诏书
就不能拿了。”赵匡胤由此很器重他。而
他的心何其“优等”，如果没有这样的心，
那么他就会变得很随便、不讲原则，进而
失去了规矩、品格。

莱蒙特说：“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
照一定的规矩秩序各就各位。”要知道，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矩，一旦你脱离
了或破坏了它，可能就会给他们带来意
想不到的后果。因此，所谓守规矩，既指
自己守规矩，又指自己守别人、别物该有
的规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尊
重自己和别人，防止自己把自己的意志
凌驾于他人、他物之上。

由此可见，规矩就是生命的防线，有
了它，那些假、恶、丑的东西就会被拒之
于心门之外，进而防止我们误入歧途。

——摘自《思维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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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柴火灶的人都知道，一锅饭菜的
精华，往往是在余烬的阶段完成的。

用柴火灶煮饭菜，最忌讳的就是熟
透。看着熟了，这才停下来，不再添柴火，
做成的饭菜往往过了火候。若汤菜还没熟
透，就不再添柴，将余烬拢一拢，盖上锅盖，
人到别处忙去。等回来后揭开锅盖，汤菜
还咕咚咚冒着小泡。那温软的味道，仿佛
在鼻尖上跳跃着。

这就是余烬之妙。剩余的柴火，像一
只温热的手，慢慢抚摸着食材，直至它熟
透、温软，一切都刚刚好。用柴火灶熬汤炖
肉，还有煮饭，没有余烬，是出不来悠长绵
柔的味道的。

如今，缺少的恰恰是余烬。不管在饭
店，还是家里头，常常是用大火爆炒菜肴，
一副急吼吼的样子。煮熟的菜肴，全靠细
致的调味料，品尝起来，美则美矣，但总少
了那么一点悠长的后劲。而这种后劲，要
经历余烬温熬才能得到。

一道菜，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道理。
饭菜的精华，在于余烬的煨养。余烬

的好处，在于不用特地关注，就能在你忙着
做别的事儿的时候，悄然把饭菜煨养得妥

妥当当。在你的注意力之外，用最耐心的
慢熬，成就一锅美味饭菜。

人与人之间情谊的精华何尝不是如
此获取？面对面的时候，可以海阔天高地
畅谈人生。但转过身，会有几人能把别人
的事儿放在心头？快节奏的情谊，像大火
爆炒而出，味道浓烈，却后劲欠缺。

人与人相处，心越是薄凉，越显得余
烬的可贵。有一个人，愿意在你的注意力
之外，于阑珊处将你的日子煨养得温软。
这样的人，不管出于亲情、友情，抑或是爱
情，都值得好好珍惜，诚心以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经历这样的
余烬，才能熬出味道。所谓日久见人心，过
于爆炒的情谊，更多的是互相利用。余烬
的煨养才能用时间与耐心成就一段悠长真
挚的情谊。也许你并未注意到，但余烬的
温度，依旧默默滋养着你的生活。

两个人之间爆炒的情谊，外头浓烈，
内里往往生硬。一时的高温，很难冲破内
里的隔阂。唯有余烬，慢慢地煨养，直至内
里温软，情味悠长。哪怕人走，茶亦不凉，
这样的余烬，能令人心温暖，岁月生香。

——摘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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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汉荣

在松林里睡眠

文 苑

少年时，在野地里睡眠是经常的
事。我最难忘的一次睡眠，是在凤凰山
的松树林里。

凤凰山离我家有十几里路，同村的
孩子经常结伴到那里采野菜、拾地软、捡
蘑菇。有时，我也一人上山。

那年秋天，我就独自上凤凰山捡蘑
菇。到了山上，走进松林，雨后的松树散
发着浓郁的松香气息。我在林子里转
了一会儿，竟没有看见想象中遍地的蘑
菇，只发现松软的地上，有一些小脑袋探
头探脑，藏在泥土里不肯露面。我也不
忍心向它们下狠手，它们是孩子，我也是
孩子，孩子都是怕受惊、怕疼的。

因为已经赶了十几里路，我累了，
就躺在厚厚的松针上，听着鸟鸣声和林
中的风声，一会儿就睡着了。

睡了大约有几百年之久（年少的时
光总是地久天长，酣睡一觉，就有一梦千
年的恍惚之感），一阵奇痒将我惊醒。一
只不知名的小鸟竟歇在我的头发上，为
我抓痒痒，整理发型。我手一伸，一睁
眼，小鸟忽地飞了。我在哪里？不像在
家里的床上，不像在河边的青草地上，也
不像在《水浒传》中的阴森林子里（那时
我已读过《水浒传》的连环画）。终于完
全醒过来，哦，我是在凤凰山，在松树林
里，我是来捡蘑菇的那个孩子。

这时，阳光透过林梢洒在地上，我
站起来，一看，呀，我的面前，是一片片、
一簇簇彩色的蘑菇——白色的、灰色
的、粉红的。妈妈告诉我，白的是槐树的
魂变的，灰的是杨树的魂变的，粉红的是
松树的魂变的，它们没毒，不是毒蘑菇，
它们是林子里的精灵，是树的香魂。

我蹲下来，无比惊喜又无比心疼地
面对着它们。我不忍心采下它们。受
了一缕阳光的邀请，在我熟睡的时候，它
们从各自的梦境里醒来。经过漫长的
跋涉，它们走出笼罩了它们数千个世纪
的夜雾。终于，它们睁开眼睛，看见了一
个孩子，与它们相似的孩子，也在做梦的
孩子，多么可爱善良的孩子！除了梦，他
身上竟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它们也是
这样的：除了梦，它们身上没有任何别的
东西。于是，它们提着盛满露珠和清香
的花篮，提着一生的心愿和梦，围过来，
围绕着一个孩子的梦，它们静静地绽开
了各自的梦。

此时，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
人看见，松林深处，只有那个孩子亲自参
与了这个天堂里的故事……

你当然能想到故事的结局：那个孩
子没有采蘑菇，他柔软的手几次伸出，最
终又返回，返回到柔软的位置。他怎么
忍心拔掉和撕碎那些纯真柔软的梦呢？
他提著篮子轻轻地走出林子，他的篮子
是空的，然而，他的篮子真的是空的吗？
他空空的篮子里，盛满露珠、鸟鸣、梦境，
盛着一生中最纯洁的记忆。

——摘自《甘肃日报》

春天归来的方式，在逻辑上虽
只有寥寥几种，但花样无穷：南归
的大雁、转角遇见的梅花、乘着夜
色而来的细雨……更多时候，它们
轻车熟路，一哄而至。春暖人间，
万紫千红。

无休止的奔波，让人们感到厌
倦，各自关上心扉。然而春天对此
视而不见。它不与你交换能量，因
为它有足够的阳光照亮你；它不与
你交换心事，因为它没有心事；它
不会计算成本，与你一见便倾其所
有，不图任何回报。整个春天，你
只需学会欣赏，习惯享受，开始依
赖。最初你和春天是忘年交，然后
你会待它如知己，当它离开时，你
会怀念它，像追忆远去的故人。

春天一次次归来，从不厌倦，
永远欢悦。春天与人间的每一次
相遇，都宛如初见。

——摘自《今晚报》

春与人间

□ 许道军

点 滴

余烬

□□ 郭华悦郭华悦

生生 活

传统观念把世界看成一块大
小固定的饼，隐藏的假设就是世界
上只有两种资源：原材料和能源。
事实上，资源有三种：原材料、能源
和知识。原材料和能源取之有尽，
用得越多，剩下的就越少；但知识
是不断增长的，用得越多，反而拥
有越多。而且，随着知识的不断增
长，还能带来更多原材料和能源。

——摘自《未来简史》

知识无穷尽

□ 尤瓦尔·赫拉利


